
2026 年第 1 期（总第 10 期）           汉学与国际中文教育 Journal of Si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77 

 

深度学习视阈下汉语二语语法的 
教学机理与策略 

The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of Teaching 
Chinese Grammar to L2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范媛媛1 

Yuanyuan FAN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fanyuanyuan0219@163.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494519 
摘  要 汉语二语语法教学既要教汉语语法知识，又要发展学习者使用汉语语法进行交际的语法技

能。如何兼顾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发展，是汉语二语语法教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度学习将知

识的学习置于情境的迁移和问题的解决之中，为解决知识与技能的分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深

度学习理念的指导下，本文将汉语二语语法的深度学习界定为从理解到表达、从形式到意义、从

孤立到系统的学习。使用是促进汉语二语语法的深度学习的关键因素。在课堂上还原语法结构的

使用过程，是促进深度学习的语法教学的机理。汉语二语语法教学可以采取表达导向，从使用的

角度解析用法，在使用事件的基础上设计教学活动，帮助学习者在使用中构建语法知识，完善汉

语二语语法系统，将汉语语法应用于表达。 
关键词  深度学习；汉语二语语法教学；机理；策略 

Abstract Teaching Chinese grammar to second language (L2) learners requires not only teaching grammar 
knowledge, but also developing grammar skills. How to balance the learning of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kills is the key issue to address in teaching Chinese grammar to L2 learners. Deep learning 
places knowledge learning in situational transfer and problem solving, providing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knowledge and skill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deep learning in Chinese L2 grammar as a process that progresses from understanding to expression, 
from form to meaning, and from isolation to a systematic grasp. Use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deep 
learning of Chinese grammar. The mechanism of grammar teaching that promotes deep learning is 
recreating the usage even of the target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the classroom. Chinese L2 grammar teaching 
can adopt an expression-oriented approach, which involves analyzing us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 
designing teaching activities grounded in usage events, guiding learners to build knowledge through 
application, refining their Chinese L2 grammartical system, and ultimately enabling them to apply Chinese 
grammar to real-world expression. 

 
收稿日期：2025-01-22；修改日期：2025-02-20；录用日期：2025-03-13 
作者简介：1 范媛媛，西南大学国际学院讲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范媛媛    深度学习视阈下汉语二语语法的教学机理与策略 

 78 

Keywords Deep learning; Teaching Chinese grammar to L2 learners; Mechanisms; Strategies 
 

一、引言 

作为语言的一个要素，语法是一组有意义和用途的形式结构（Larsen-Freeman，2008: 117），

为使用者创造意义提供规约化的编码资源。二语学习者要获得规约化的汉语语法编码资源，就

要学习汉语的形式结构。因此，传统的教学将语法当成一种知识（武和平、王晶，2016）。然

而，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为的是将所学的汉语语法结构准确、有意义而且得体地运用于日

常交际（Larsen-Freeman,1992）。这样一来，汉语二语语法教学带有技能教学的属性。尽管知

识与技能的关系密切，但二者的获得途径却不相同。如何兼顾知识与技能是一直困扰汉语二语

语法教学的问题。 

深度学习认为知识的学习就是为了迁移至新的情境中解决问题（何玲、黎加厚，2005）。

深度学习理念有利于知识与技能的统一，为认识和理解汉语二语语法学习提供了新的视角。本

文尝试从深度学习的视角分析汉语二语语法学习，讨论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二语语法的教学机

理与策略，为汉语二语语法教学提供参考。 

二、深度学习与汉语二语语法的深度学习 

（一）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发源于计算机科学、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研究，近些年在教育领域兴起与

发展的一种关注知识与学习的新型学习理念。1976 年，美国学者Marton和 Säljö在一项阅读学

习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孤立记忆以及非批判性接收知识的浅层学习首次提出了深层学习（深

度学习）的概念。此后，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教育领域的深度学习进行了探讨。首先，深度学习

是一种高水平的、主动的认知加工，它需要调用先前知识与经验，对学习内容进行批判性的理

解，在众多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最终将新知识融入其原有的认知结构（Biggs,1979；Beattie et 

al.,1997）。第二，深度学习是一个以理解为基础的学习过程，它通过将知识从一种情景应用到

另一种情景来解决问题。（Bransford et al.,2005: 65）第三，深度学习是一种达到高层次的认知

目标、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学习结果（段金菊、余胜泉，2013；张浩、吴秀娟，2012）。总体

而言，深度学习是基于知识理解而展开的学习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体，本质是理解与批判、联系

与构建、迁移与应用（戴光荣等，2025；何玲、黎加厚，2005: 30）。 

（二）汉语二语语法的深度学习 

任何学习都要涉及知识。深度学习认为知识的学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建构逻辑化的知识结

构，从而能够将已有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进行决策、解决问题（张治勇、李国庆，2013）。

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既要学习语法知识，也要能将之迁移至新的情境中，以解决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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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问题。那么，学习者就要在理解汉语语法结构意义和用途的基础上，建构无限趋近于汉语

母语者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实现意义的表达。因此，汉语二语语法的深度学习是从形式深入

到意义、从孤立深入到系统、从理解深入到表达的学习。 

1. 从形式深入到意义 

在言语交际中，使用者借助语法形式理解和表达意义。汉语二语学习者想用汉语传递意义，

就要使用汉语母语者接受并理解的遣词造句的方式。形式结构和规则是二语学习者需要掌握的

语法知识（赵金铭，1996）。自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开始，形式规则一直是语

法学习的重点。学习二语语法就是学习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表达学习者母语的意义。那么，学

习者总是用母语中的旧意义来理解目标语法项目，产生不准确、不得体、带有母语特色的汉语

表达。 

语言“不是一种旁无涉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它需要不断地适应不同的交际目的、使

用目的和环境（钱冠连，1991）。”语言交际或语言使用一定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作为规约化的编码资源系统，语法是兼顾语义和语用的编码形式（陆丙甫，1998）。用语法表

达的过程不仅要遵守形式结构规则、匹配语义信息，还要遵循一系列外部语境所施加的语用规

范（薛兵，2018: 54）。深度学习注重知识的整体内容、深层含义。学习者不仅要彻底理解内容

知识，还要能够识别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运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James,2017: 232）。汉语

语法结构关于何时、何地及如何使用的知识，与意义密切相关。在语言的使用中，意义不仅包

括理性意义（真值意义），也包括在使用中衍生出的语用意义，包括内涵、社会、情感、反映、

搭配及主题意义（利奇，1981: 13）。认知语言学进一步将意义看成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主动认知，

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Holmes,2010: 17–18）。作为在语言使用体验过程中人脑对语言意义的符

号化的认知组织（Bybee,2006），语法形式所代表的意义也具有跨文化差异性。二语学习者学

习汉语语法，不仅在于学习形式规则，更在于理解这些形式所表征的汉语母语者认识世界的角

度、过程和结果，并最终掌握汉语母语者使用这些形式的语境、条件与限制。这样二语学习者

才能理解并掌握每一个语法项目的交际价值，使用汉语母语者理解并接受的方式进行地道、得

体的表达。 

2. 从孤立深入到系统 

深度学习不仅是深入、全面地掌握某一个知识点，更是通过高水平的、主动认知的加工方

式，以组织、重构知识为目标，将新知识与先前知识和经验连接起来（Entwistle,2000: 12）。

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项目既是为了掌握某个表达意义的具体手段，也是为了积累语法资源，

构建其自身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数量规模看，汉语二语语法系

统随着学习者对语法项目的逐个积累而扩展。从功能结构看，汉语二语语法系统随着学习者对

新语法知识的内化进行整合与重构。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语法知识库，汉语二语语法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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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的语法项目所携带的语法知识以及语法项目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学习者的选择和提取

（Taylor,2012: 131）。二语学习者不仅要掌握目标语法项目的形式和意义等多种信息，还要能

够与其形式、意义相近的其他语法项目区分开来，在不同语法项目之间建立形式、语义、语用

三个维度的多重关系。在学习目标语法项目的时候，学习者不能孤立地掌握它的形义知识，而

是要在与先前所学语法项目的联系与对比中掌握目标语法项目的意义和用法，区分新旧知识之

间的联系与区别。这样，新旧语法项目之间可以建立形式、语义、语用等多个维度的、强弱程

度不同的联结，形成多通路的检索路径，为学习者进行准确、快速的语法选择提供资源保障。 

3. 从理解深入到表达 

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为的是掌握汉语语法的规律，正确地使用汉语进行交际（赵金铭，

1994）。言语交际包括理解与表达。与理解相比，表达是学习者对目标语法项目进行深度学习

的标志。首先，表达是在具体情境中对话语的创造过程，是将语法知识迁移到新情境的具体表

现。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中，学习者产生一定的交际意图，然后分析、评价当下的交际情境、上

下文语境，选择语义与交际意义吻合、应用场景与交际语境相匹配的语法结构，应用相关语法

词汇知识生成语言实例，创造新的话语。在这个从意义到形式的编码与生成过程中，学习者需

要运用分析、应用、评价、创造等高阶认知能力，将所掌握的语法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解决

表达的问题。第二，汉语二语语法的学习始于理解，成于表达。理解是表达的基础，表达是理

解的外在表现。二语的学习一般要经历输入、理解、内化和输出四个环节。只有被理解的语法

项目才有可能被学习者用于表达。然而被理解的语法项目不一定能够被学习者内化，也就不一

定能够用于表达。而表达作为使用汉语语法的具体行为，直接反映学习者对汉语语法的掌握和

使用状况（陆俭明，2018）。准确、恰当地用语法项目进行表达不仅说明学习者真正理解这个

语法项目，而且已经成功地将之内化至个人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之中。 

三、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二语语法教学机理 

作为学习汉语语法的主要途径，汉语二语语法教学承担促进汉语二语语法深度学习的主要

任务。为了使用汉语语法进行准确、得体的表达，二语学习者要联结汉语语法结构的形式和意

义，建构无限趋近于汉语母语者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下文将首先从形式和意义联结、构建汉

语二语语法系统两方面讨论促进深度学习的关键因素，进而描述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二语语法

教学机理。  

（一）促进深度学习的关键因素 

语法是人对语言经验的认知组织（Bybee, 2013），存在于语言事实之中（李泉，2018）。语

言事实是使用者对语法的使用。使用联结语言使用者和语法。学习者在使用中联结形式和意义，

建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使用是促进深度学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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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使用中联结形式和意义 

语法的本质问题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胡明扬，1958）。二语语法学习就是要在

要表达的范畴意义和所依托的语法形式间建立起联系（孙德金，2007），建立合乎目的语规范

的形式-意义的匹配。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就是要学习汉语特有的形式结构，并且将这些

形式结构与其特有的意义和用途联系起来。因此，二语学习者不仅要学习汉语语法的形式知识、

意义知识，还要将形式和意义进行联结。这两者都需要在使用中实现：首先，形式知识和意义

知识都需要在使用中获得。一般来说，形式知识很容易进行讲解与归纳。但是这些能够被讲解

和归纳出来的陈述性的显性规则，需要通过以使用为内核的练习才能转换为陈述性的隐性语法

知识（Anderson,1982: 370；DeKeyser, 2007: 3），支持学习者的遣词造句。而与语境密切相关

的语义功能、语用知识本身就不能通过抽象、概括地规则讲解演绎得来（王初明，2015）；更

需要学习者在使用中感知、体验语言语境、情境语境，获得蕴含丰富语境信息的语义、语用知

识。此外，学习者也需要在使用目标语法项目进行交际的过程中通过反馈和修正掌握该语法项

目的使用限制和边界，获得“不能怎么说”的相关知识（Tomasello & Herron,1988）。 

第二，形式和意义的联结要在使用中实现。在语言的使用中，每一种语法形式都有其特定

的意义和用途（Larsen-Freeman,2008: 117）。即使真值意义相同的两个不同的语法形式也会携

带不同的语篇、语用信息，具备不同的功能和价值（Goldberg,2005: 9）。形式和意义的联结意

味着学习者能够辨别意义相似的不同语法形式之间的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产生于语法形式

与外部语境的互动，依附于语法形式的使用，甚至蕴含于特定的情境语境和语言语境之中，无

法通过抽象语法知识的传递获得。使用，正是语法形式与外部语境互动的中枢。学习者使用语

法形式与语境中的人和物进行交互，同时感知蕴含于外部语境的认知性、价值性、实践性的语

言经验，将丰富的语境信息与所使用的语法结构粘合起来，为语法形式与语境的精准匹配提供

支持。 

2. 在使用中构建汉语二语语法系统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不断扩展其语言单位的库存，成为使用它们的专家（Taylor,2012:  122）。

二语学习者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扩容、优化整合的动态发展过程。汉语二语

语法系统在使用中扩展。新语法项目的进入、新语法知识的整合是在学习者使用该语法项目进

行理解和表达中完成的。学习者在理解和表达中形成并检验对该语法项目的语言假设，即语法

知识。如果得到正确的反馈，学习者的语言假设（语法知识）得到验证，则与旧语法知识整合，

该语法项目进入汉语二语语法系统。如果出现错误，学习者调整语言假设（语言知识），再次

进入应用、反馈、调整、内化、整合的程序，直至该语法项目进入其汉语二语语法系统。学习

者通过语法的应用实践，在假设、检验、内化、重构的不断循环中扩展汉语二语语法系统（邓

联健、杨烈祥，2006）。此外，学习者在理解和表达中体验、感知语法项目所适用的语言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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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语境，理解它的语法意义、语用功能以及人际功能，掌握它与其他语义相似、形式不同的

语法项目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新旧语法项目的联系与区别中，学习者更容易建立目标语法项

目与其他相关语法项目的联结，形成便于学习者快速检索和提取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 

（二）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机理 

语法源于使用。汉语母语者在自然的语言交际中概括语法知识，掌握使用规约。当对话双

方在某个时空情景中就某个语音或书写片段的特定概念内容达成一致，成一个使用事件

（usage event），也就是一个使用实例（token）。当这个使用事件高频出现在类似的情景中，语

法结构的形式和意义得到固化，逐步形成使用规约。但是二语学习者首先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符

号化的语法结构。他们需要通过语法结构获得汉语母语者的使用经验。形式规则的讲练只能停

留在符号层面，无法帮助学习者获得语法结构的使用经验。分析、总结、归纳出来的用法知识

是帮助学习者理解的显性知识，需要转化为隐性知识才可以支持学习者的语言表达（Ellis, 

2005）。促进汉语二语语法深度学习的教学要将符号化的汉语语法项目重新解析、还原为理解

和表达的语言使用事件，引导学习者在使用事件中感知、理解语法结构的使用，类比、归纳语

法结构的用法。这是一个在课堂情境中模拟汉语语法项目“生成”的过程。教师将语法项目的

形式规则、语义功能和语用条件解析出来，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认知基础，还原为典型的、

具体的、便于在课堂上呈现的使用事件，引导学习者在使用汉语语法项目进行的理解和表达

（使用事件）中主动联结语法结构的形式和意义，建构汉语二语语法系统，为自然情境中的表

达提供支持。汉语二语语法深度教学的作用机制详见图 1。 

 

 

 

 

图 1  汉语二语语法深度教学的机理 

四、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二语语法教学策略 

深度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教学。教师通过对知识的处理、教学的设计引导学习者逐步达到一

定的学习深度。为了促进深度学习，教师可以采取以表达为导向教结构、从使用的角度解析用

法，以使用事件为基础设计教学活动的策略设计和实施目标语法项目的教学。 

（一）以表达为导向教结构 

传统语法教学一般采取形式导向，从形式到意义地讲练语法知识和规则。这种“教师讲解

+机械操练”的教学模式容易造成“语法与词汇、语境分家”（李晓琪，2004），不利于培养学

习者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卢福波，2000）。促进深度学习的语法教学采取表达导向，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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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形式地教结构。表达导向的语法教学将培养学习者语言使用能力作为语法结构的教学目标，

主张在真实情境、真实语境中引导学习者主动地理解、发现、归纳总结语法结构的语法知识

（李先银，2014）。与形式导向相比，表达导向的语法教学关注的是语法结构用在哪里，有什

么使用限制。这要求教师始终在具体的使用场景中从意义的表达出发教结构，帮助学习者将语

法结构的形式与意义功能、使用条件和限制等知识粘合起来，支持学习者在具体的交际语境中

选择恰当的语法结构进行准确、得体的表达。例如，在进行“了”的教学时将学习目标设定为

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李先银，2014），然后选择与表达最相关的“了”的使用规则，创设情境，

让学习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掌握“了”用在哪里，如何使用。  

（二）从使用的角度解析用法 

汉语二语语法教学教的是用法，是讲求使用条件的语法知识（吕叔湘，1991: 56–59；赵金

铭，1996），包括语法结构的形式规则、语义功能和语用条件（Larsen-Freeman, 2005: 35；卢福

波，2000）。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形式规则、语义功能和语用条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卢福波，2000），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单独得到清晰的分析和解释。学习者无法完全理解语法

项目的用法，更难以用它进行表达。促进深度学习的语法教学要从使用的角度将语法结构的用

法知识解析为更加具体的、可操作的条件和限制，支持学习者的语言表达。 

言语者使用汉语语法进行表达是从意义到形式的编码过程。说话人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

生交际意图，然后从其汉语二语语法系统中选择语义与交际意图吻合，应用场景与交际场景相

匹配的语法项目。如果语法项目没有变项，就与上下文组配成话语；如果语法项目中有待填充

的变项，就在语法与词汇的互动中生成语言实例，然后与上下文搭配，形成话语。在这个过程

中学习者需要使用形式和意义知识选择语法、填充变项、与上下文搭配。遵循这三个产出表达

的加工程序，语法项目的形式规则、语义功能和语用条件可以被解析为情境知识、变项知识以

及上下文搭配知识。情境知识包括语用条件、语体风格，支持学习者的语法选择。变项知识包

括变项的准入条件、变项与语法结构之间的语义压制，帮助学习者填充变项，理解语义。上下

文搭配知识帮助学习者组配话语（范媛媛、刘承宇，2024），这样描述性的用法知识转变为可

操作的条件和限制，可以更好地支持学习者使用语法项目进行表达。例如从表达之使用的角度，

“V1+并+V2”的用法可以解析为书面语风格、位于主语之后，充当谓语。进入 V1和 V2 的词

语一般需为双音节动词，且二者在语义上应具有并列、先后等关联。同时，“V1+并+V2”结

构后的宾语应是 V1和 V2 的共同宾语。  

（三）使用事件设计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教学理论、方法落实的载体。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二语语法教学要以目标语法

项目的典型使用事件为基础设计教学活动。已完成的语言使用事件为语法的学习提供理解、分

析、模仿的样例，待完成的语言使用事件为语法的学习提供理解型、表达型、操练型与交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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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及练习。教师可以根据其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将目标语法项目的使用事件改造为不同的教

学活动。传统的课堂语法教学一般由语法展示、语法讲解和语法练习三个环节组成（郑艳群、

袁萍，2019），语法展示和语法讲解活动是在已完成使用事件的基础上展开，而语法练习则由

一系列待完成的语言事件构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使用事件不仅指目标语法项目的例

句，而是包含情境语境、语言语境等多种信息的交际场景。例如，在存现句的教学中，教师利

用动作、教室布置和情景，以及“桌子上放着一本书”“门上挂着一个书包”“教室后边坐着

很多老师”等例句营造描述某个地方的典型使用事件，展现存现句的使用，并借例句说明存现

句的句式结构“地方+V 着+人/物”，然后利用教室内的实物和 PPT 上的图片营造存现句的待

完成事件，引导学习者进行练习。这样，学习者便能始终置身于存现句的使用事件中，通过感

知、理解与实践，将存现句的形式、功能及使用情境相互联结，从而掌握其用法知识。 

结语 

在深度学习的视阈下，汉语二语语法的学习有深浅之分。浅层的学习是记忆、存储汉语语

法知识。而深度学习则是通过汉语语法项目的学习，掌握汉语规律，应对日常情境中理解和表

达的交际需求，解决情境中的交际问题。本文在深度学习理念的指导下分析汉语二语语法的深

度教学，讨论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二语语法教学的机理与策略。汉语二语语法的深度学习，本

质上是一个从理解走向表达、从形式深入意义、从孤立迈向系统的过程。促进深度学习的汉语

二语语法教学，其核心机理在于将语法项目还原为具体的使用事件，引导学习者在实际使用中

主动建构语法知识；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相应采取以表达为导向、从使用角度解析用法，并

以使用事件为基础设计教学活动策略帮助学习者对语法结构进行深度学习。 

新型的学习理念有助于重新审视和思考语法教学，改变语法教学的思路。从深度学习的角

度讨论汉语二语语法的学习与教学可能会转变汉语二语语法教学的整体思路，跳出“知识—能

力”的二元思维窠臼，从而解决“一教就会，一用就错”的问题。然而如何将理念应用于教学，

真正达到深度教学的目的，还有待于教学实践和研究的进一步探索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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